
“纸给我用一下”，未经同意，室友一下
子抽掉半袋纸巾；“吃啥呢，给我尝尝”，室
友夺过面包扔回面包袋；“水让我喝口”，室
友抢走可乐喝掉半瓶……镜头前，一名学
生模样的主播在这一系列操作之下，一脸
错愕、眼神无助。

这是某平台一则标签为《新型校园暴
力》的短视频，播放量超682万。很多网友留
言“搞笑”“好玩”，有人问“剧本，还是真的？”
也有人直言“好可怜，太真实了”“无助又可
怜的小眼神，对于校园霸凌，我们要学会说
不；对于室友，我们要学会说自己买去”。

类似的短视频还有很多。《法治日
报》记者近日采访发现，网络上存在将校
园暴力娱乐化的趋势，一些人甚至用校
园暴力进行引流。多名受访专家认为，
这么做不仅容易再次伤害校园暴力的受
害者，让施暴者更加肆无忌惮，还容易让
网友对相关求助产生漠视甚至抵触心
理，因此亟待整治。

小打小闹看似戏谑
步步升级沦为暴力

“请这样欺凌我。”
“校园爸临，给力！”
……
诸如此类评论的来源，是这样一则视

频：寝室里，一名同学扮演被欺凌者，其他
同学模仿施暴者的口吻和行为，然后丢给
被欺凌者电脑、平板、手表等较为贵重的物
品，以此来反转娱乐。

还有这样的视频：在教室或寝室中，被
欺凌者拿出如抽纸、饮料、零食等物品准备
使用时，突然出现施暴者，上前抢夺，快速
将抢来的东西吃掉或消耗干净，并把包装
袋丢在被欺凌者身上。被欺凌者表现出的
无奈、不情愿的表情和施暴者的戏谑行为，
成为视频中所谓的“笑点”。很多人留言称

“有趣”“笑死我了”。
记者注意到，这些视频中的表演者，多

数模样稚嫩，有的看似未成年人。一些视
频的收藏量常常达到几万甚至数十万，在
某短视频平台，如果在观看类似视频时点
击搜索，还能自动匹配到“新型校园暴力搞
笑”的词条。

“这些视频的拍摄者可能想影射、批评
一些乱用他人物品的同学，但其中添加的强
行甚至暴力成分让视频变了味，也一定程度
消解了‘校园暴力’这个话题的严肃性。”曾
是校园暴力受害者的小王告诉记者。

校园暴力给小王身心造成了长久伤
害，她曾被多人堵在学校食堂门口殴打，那
段经历不堪回首。成年后，小王在网络上
建立了一个校园暴力受害者的“树洞”，成
为很多受害者发泄吐槽的空间，其中就有
一些受害者对把校园暴力拍成搞笑视频感
到不满。

一位受害者给小王私信留言：“我真不
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噩梦成了别人的玩梗
工具，被笑嘻嘻地表演出来。”

“可能有人不知道，很多校园暴力都是
从‘小打小闹’步步升级而来的。比如一开
始只是起外号、抢零食，慢慢发展到毁坏私
人物品、辱骂，最后发展到拳打脚踢。”小王
说，施暴者有男生也有女生。

记者注意到，这类视频中，还包含放狠
话、动手打人、假装吸烟等镜头，有的台词
也较有攻击性。视频虽然标注了“无不良
导向，未成年请勿模仿”“搞笑剧情，纯属虚
构”的提示，但留言中还是有不少人提出，
视频内容存在不良引导。

“校园暴力一旦开始，如果不制止，大多
就会愈演愈烈。”在北京多个学校担任校外
心理医生的刘老师告诉记者，其曾经手过这
样一起案例，起初几位同学将某同学的东西
在班里扔来扔去，后来偷偷撕碎其作业本，
最终升级为在该同学的衣服上画乌龟、散布
其谣言、画该同学的丑陋漫画在全班传阅
等，这些给当事人身心造成了严重伤害。

演绎包装吸引流量
错误示范加重欺凌

一名身材壮硕的男子，故意配上怯生
生的音调，说自己“很害怕校园暴力，希望
有哥哥能保护我”。一名身材娇小的女子，
画上烟熏妆，说话流里流气，以“拽姐
之×××”为名进行系列拍摄，如班花和拽姐
作对、班长和拽姐干架……这样的“反差”，
似乎是博得不错点击率甚至点赞率的“好
创意”，有的一条收藏量超过了7万。

除了这类以搞笑为卖点的视频外，记
者注意到，还有一些系列作品常常用夸张
或独特的造型模仿校园暴力施暴者的举
动，并打上“内容过于真实”的标签，吸引更
多人的关注和点击。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一位视频创作者
用各式娃娃演绎了一系列校园欺凌故事，
每集封面上都表明了作者希望可以获得更
多的关注，如“花了好久做的，点个赞吧”

“希望这次能火呀”。在该视频第一集发布
后，平台就向作者发送了调整提示，指出

“刻意引导他人互粉互关”，作者把该截图
展示在了后续作品中，继续我行我素。

“校园暴力跟恶作剧、恶搞不一样，校
园欺凌是一个群体针对一两个人的持续行
为，偶发的以大欺小不应该算校园欺凌。”
长期从事青少年问题研究的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皮艺军认为，有些行为被搬到所谓的
搞笑视频中，被认为是在恶搞，而实际上此
类行为真实地发生在校园中，错误的引导
会产生示范效应，引发新的校园暴力。

在皮艺军看来，校园暴力娱乐化会导致
施暴者不再有罪恶感，从而在实施校园暴力
时没有压力，也容易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一些
人对校园暴力的认知和态度，不再将其视为
一项很严重地违反人道的事，所以一定要警
惕这种视频可能引起的负面导向效应。

“有的视频甚至起了教唆作用，比如将
新的欺凌手段放到这些所谓的搞笑视频
中，而未成年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模
仿。所以平台应当立即将这类视频下架。”
皮艺军说，平台应该积极提升信息技术水
平，建立专业团队接受网友举报并进行评
估，核实后及时下架相关视频。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市教育
法治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姚金菊看来，对于
将校园暴力作为搞笑视频的情况，家长应
当积极引导孩子思考分析此类视频的负面
影响，告诉孩子身边发生校园暴力时如何
辨别处理。

“目前不少学校在引导方面存在一定
的问题，课堂上更多的是阐述‘不要欺负同
学’，但往往没有太多涉及同学之间该如何
沟通、面对校园暴力同学们应该形成怎样
的合力去抵制等内容。建议在学校试点开
设抵制校园暴力的专业课程。”姚金菊说。

编造欺凌求助信息
不良引导带来漠视

“那只是文案，我编的，谢谢你的关
心。”11月26日，一位“创作者”在某平台上
连续发布两条讲述自己在11月20日、23日遭
受校园暴力详细经历的视频。当记者询问
其是否正在遭遇校园暴力时，她这样回复。

被问及编造这类视频的原因时，这位
“创作者”回答得很轻松：“我也不知道为什
么，这两天看到有人在学校被高年级的同
学欺负，就乱编出来了。”当记者进一步询
问其同学是否需要帮助时，未得到其回应。

求助，是校园暴力躲不开的话题。
刘老师曾处理过多起校园欺凌事件。

他告诉记者，一些受害者不愿意向老师倾
诉，害怕被施暴者报复；少数教育工作者对
校园欺凌问题处置不当，存在和稀泥现象，
导致不少受害者在网上求助、寻找出口。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大量虚假求
助的存在，让求助的视频和文案真假难
辨。比如有视频创作者把自己的照片放在
中间，再放一些其他同学的照片组成九宫
格，注上：打我的、扇我的、骂我的、掐我的，
并写上带有确定日期的文案，讲述自己被
校园暴力的详细经过。

但记者与创作者沟通了解到，这类视
频中的照片多是其朋友，所谓的真实故事，
不过是一种跟风“玩梗”行为。

记者向多位不同类型的“校园暴力”
相关内容的视频创作者询问为何选择该
话题进行创作，对方要么不回答，要么答
非所问。

小王发现，越来越多校园暴力的受害
者，不再愿意在网络上公开自己的遭遇，而
是选择私信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前不久，
一位受害者向小王发来的信息，或许说明
了产生这种变化的一些原因：“我遭遇了校
园欺凌，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把糟糕的心
情发在网络上，为什么还有人来吐槽，说我

‘无病呻吟’，说只是同学间的‘恶搞’。我
该怎么惩罚他们。请给我一个合理惩罚方
法，不合理也可以。”

“这是一位正在上初一的女孩，字里行
间都是愤怒和绝望。”小王说，网上大量涉
及校园暴力的虚假求助以及娱乐化内容，
似乎让校园暴力变得不再可恶，成了一些
人调侃的对象，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校
园暴力受害者望而却步。

在反校园暴力贴吧中，有人提问“你们
觉得在网上讲自己被霸凌的经历有用吗？”
有网友回复称“找到一个地方倾诉发泄可
以缓解压力”，也有人说因为在网络上发布
自己的遭遇而受到二次伤害。

一位网友告诉记者，其曾在论坛上发
表过被校园暴力的经历和启示，却遭到一
些网友质疑，认为其应该从自身找原因。

某短视频平台上的一位创作者曾收
到一位粉丝的私信，称自己因忍受不了校
园暴力而想自杀。该创作者于是制作了
一期相关短视频，希望大家一起鼓励和帮
助那位粉丝，令她没想到的是，评论区很
多人都在质疑，“是不是装的”“为了流量
才这么说的”。

对于此类编造的求助帖子或短视频，
皮艺军和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袁
治杰均表示会带来不良导向甚至其他恶
果，会让网友对校园暴力行为习以为常甚
至漠视。

“求助的内容是虚假的，首先不说误导
公众对事实的判断，更重要的是如果出现
了自己所在的学校或指明了施暴者，就有
可能对相关当事人产生不利影响，引发单
向的网络欺凌。”袁治杰说。

袁治杰认为，对未成年人而言，要避免
陷入“信息茧房”，导致其看到大量校园暴
力“梗”，从而思维被限制，认为那是常态。
因此对涉及未成年人的环节要严格限制算
法推荐的使用。 据《法治日报》

近年来，中小学校园欺凌事件频繁发生，呈
施害者低龄化、施害行为暴力化、手段多样化等特
点。面对校园欺凌，必须止恶于微。守护孩子的
身心安全、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应当成为全社会共
同的关注，也是各部门、各层面亟待强化的责任。

止恶于微，就是各方高度重视校园欺凌的
苗头，勇于保护每一个学生。校园欺凌的本质
是恃强凌弱，许多受害者面对欺凌不敢反抗、不
敢求助、不敢报警，换来的是变本加厉的伤害。
恶行有恃无恐，微小的苗头最终可能会酿成犯
罪。建水这起欺凌事件中，第二个受害的孩子
就是被认为“软弱”而遭遇暴行。

止恶于微，要让保护显露锋芒。锋芒不是

以暴制暴、以牙还牙，不是不顾后果的冲动，而
是要长出保护孩子的“牙齿”。让受到欺凌的学
生敢于向老师、向家长、向警察求助，把自己的
遭遇大声说出来。

止恶于微来自父母的关心。家长必须明
确：安全是基本底线，尊严是人格脊梁，教育孩
子与人为善和培养孩子的自尊自强同样重要，
一味忍让不能获取同情与尊重，反而会将自己
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更别提维护尊严。

止恶于微来自老师的坚定。在一些校园欺
凌事件中，个别学校管理者、教师消极应对求
助，甚至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这种漠然实质上
助长了欺凌。学校管理者和老师必须告知学生

“欺凌是一种违法行为”，坚决构筑好防治校园
欺凌的第一道防线。

止恶于微来自司法的刚性。公安、检察机
关、教育部门等要建立好预防校园欺凌干预平
台，控制和干预欺凌发生链条中的关键环节，根
据性质和伤害程度做出相应处理，用司法的刚
性塑造善良的韧性。

对欺凌者的纵容就是对被欺凌者的伤害。
全社会都应知晓并谨记：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那
个被害者，在欺凌行为发生时，如果人人都能及
时站出来，不逃避不回避，让尊严点亮尊严，让
善良守护善良，孩子们的世界才能远离暴力和
伤害。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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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将同学照片做成表情包 以曝光隐私进行网络恐吓

虚拟世界的欺凌怎么发现谁来治
“他们不但嘲笑我的长相，还把我

的照片传到网上，做成表情包。现在
我一去饭堂就会被大家认出来……”
来自江苏省徐州市的初二学生袅袅哭
诉道，她已经被网络欺凌近一年时间
了，身心都受到巨创。

起初，她在线下被欺凌，书本被同
学用笔画了一道又一道；后来，她的
QQ被同学们添加好友，一旦通过便迎
来各种嘲笑讽刺。

“那段时间，天空都是灰暗的，看
不到希望。”袅袅说，同学们在网络上
的欺凌令她痛苦不堪，她开始厌食、抑
郁，成绩直线下降。可父母和老师却
认为这些只是成绩下降的借口，对她
的责备越来越多。

“校园网络欺凌更加隐蔽，这种非
直接暴力的影响往往更容易被忽视，
可造成的伤害不容小觑。”天津市蓟州
区侯家营镇中心小学五年级班主任李
雪对《法治日报》记者说，现在许多小
学生都有手机，有社交，他们有的人会
在平台上吐槽或者贬低其他学生，将
一些同学的照片做成表情包，传播一
些对同学不好的言论。

多名受访专家指出，随着移动互
联网技术与社交模式的创新，网络欺
凌逐步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由
于网络欺凌脱离了学校和家庭的视
线，青少年无论是欺凌他人还是被他
人欺凌，都难以掌握边界和分寸，往往
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而网络欺凌行
为如果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演变为网
络暴力，比如曝光他人隐私、进行网络
恐吓、超限度的语言攻击等。如何净
化网络，在虚拟世界中防止欺凌问题
出现，已经非常急迫。

网络欺凌隐秘性强
熟人传播危害性大

记者采访发现，绝大多数的校园网络欺
凌起初都源自线下矛盾，网络成为报复或威
胁对方的手段。

袅袅被欺凌的经历便是如此。
一开始，她因为化淡妆在课堂上被老师

点名批评，引得哄堂大笑，嘘声四起。下课
后，她去老师办公室交完作业回来，发现书
本已经被人涂得乱七八糟。此后，她去洗手
间也会被人指指点点，上课回答问题总会被
同学耻笑，课间同学们开玩笑的“主人公”也
是自己。还有人盯上了她的早饭钱，时不时
向她“借钱”吃早饭。

后来，这种欺凌延伸至网络空间。只要
袅袅在群里说话，原本活跃的气氛便瞬间降
至冰点；只要她在某同学的朋友圈里点赞或
评论，马上就会有多条评论出来冷嘲热讽。

袅袅愤怒过，却发现无济于事，反而让
施凌者更加有恃无恐。原本开朗的她从此
变得沉默寡言，常常将自己反锁在卧室绝
食，有时还会用剪刀划破手臂自残，学习成
绩一落千丈。

被孤立只是网络欺凌的一种。记者调
查发现，有较多的校园网络欺凌都是在熟人
的社交圈子内展开，比如社交群、社交空间
和朋友圈等，这样的网络欺凌对被欺凌者伤
害更大。

来自湖北省武汉市的高一学生李林前
段时间被同学网暴了。他的社交账号时不
时被陌生同学申请加好友，一旦他通过，对
方便发来讽刺的话。原来，是有人在校园群
里号召其他同学对其进行网暴，称“没事加
了他喷一下，直接讽刺他就行，一会给你们
免费加头衔”。为了得到“头衔”，越来越多
的同学加入了这场“骂战”。

来自浙江省某县城一高中生杨明已经
遭受校园欺凌一年多时间了，因为害怕被欺
凌，她已经很久没有回学校了。

“我根本不认识那些施暴的女生，单纯
是因为那些女生听说有人喜欢我，就开始找

上门来对我施暴。她们多次将我堵在厕所
或者无人的教室，扒衣服、扇耳光、对隐私部
位拳打脚踢。”杨明对记者说，她第一次被殴
打时告诉了老师，可老师只说同学之间要和
睦相处，不要进一步激化矛盾。目前杨明和
奶奶一起住，父母在外务工也帮不上忙。

“如果反抗，就会激怒她们，下手更狠。”
杨明说，这些女生在欺负她时，会安排专人
拍视频，然后以视频威胁她，称如果报警就
把这些视频上传到网上，让同学们都看见。

杨明说，类似这样的欺凌事件在她所在
学校并不少，女生强制猥亵女生事件时有发
生，并且全程都有录像，“她们认为这是自己
的成果，并且会以此为乐，这些视频还是威
胁被欺凌者的手段，因为她们知道被欺凌者
害怕视频被传到网上，网络欺凌更可怕。她
们摸准了这个心理，便以网络欺凌相威胁”。

网络曝光竟成了欺凌者的武器，但真的
不会传播出去吗？杨明说，施凌者一般不会
直接传到公共平台，但很可能会在她们的小
圈子里传播，她经常从朋友那里看见其他人
被欺凌的视频。

记者采访发现，女生之间的欺凌相对更
严重一些，且对于绝大多数被欺凌的女生来
说，向父母、老师请求帮助难以启齿，久而久
之她们的心理也会扭曲，甚至认为女性本身
就存在受虐倾向，或者想要以暴制暴。而那
些施暴的学生也逐渐上瘾，愈发放肆。

李雪告诉记者，现在女生之间的欺凌更
恶劣，影响也更严重。她也看到过一些学生
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他人欺凌同学的视频，给
被欺凌者造成二次伤害，被欺凌者往往会产
生自卑心理，甚至出现自残行为，形成孤僻
性格，有时还会报复在更幼小的学生身上，
形成恶性循环。

网络欺凌维权困难
心理干预刻不容缓

在某贴吧的“反校园暴力吧”里面，有不
少学生回忆了自己被网络欺凌的经历，也有
人自发建立了一些反校园暴力的公益社
群。记者近日加入其中一个反校园暴力社
交群，里面有80多名学生，群主是来自广东
省江门市的丁语。

丁语曾遭遇校园网络欺凌，后经过朋友
家人的帮助走出了阴霾，便想尽己之力帮助
有同样遭遇的人。“我通常是给他们一些处
理建议，比如告诉老师或者报警。然后我会
和他们分析被欺凌的原因，鼓励、治愈他们，
让他们找到问题并爱自己。”丁语说，她目前
已经帮助了 10多位遭受网络欺凌的人，其
中大部分是高中生。

“网络欺凌的维权比较复杂，通常超出
了未成年人的能力范围。在进行维权时，需
要对整个事件，包括网络欺凌产生的后续影
响和涉及人员等要有一个综合判断，未成年
人通常不具备这个能力。”中国传媒大学教
授王四新说。

未成年人实施校园网络欺凌是否违
法？北京市未成年人法学研究会会长佟丽
华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我国法律对刑事
责任年龄要求较高，因此需要一个有效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跟上。“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规定了专门教育制度和专门矫
治教育制度，两个制度主要是针对刑事责

任年龄不够但实际实施了达到犯罪程度的
不良行为。这些制度应该在实践中更好地
发挥作用。”

佟丽华说，如果线下欺凌的视频或其他
不利于被欺凌者的内容被传到网上，被欺凌
者有权利要求网站及时屏蔽删除。不论是
线上还是线下，都要根据被欺凌程度采取不
同策略，遇到轻微的校园网络欺凌，可以多
跟老师和家长沟通，如果遇到严重的，则要
及时向公安机关寻求帮助。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皮艺军说，如果不幸
遭受网络欺凌，且对心理产生了不好的影
响，应该立即进行心理治疗。他建议，对被
欺凌者进行追踪式访谈，提供心理抚慰的社
会团体和志愿者能够积极介入。

平台加大审核力度
及时删除相关信息

记者采访发现，绝大多数校园网络欺凌
都是在社交平台上进行传播的。那么对于
预防校园网络欺凌来说，平台应该承担哪些
责任？又该如何建立长效治理机制？

王四新认为，平台要有完整的管理体
系，在源头上、在实名制上抓实抓细，在内容
动态管理方面要加强技术审核和人工审核，
随时关注网上关于校园欺凌的动态，遇有意
外情况随时采取行动。

“要做好相应的投诉机制工作，这类问
题投诉的机制必须畅通有效，及时反应、及
时处置，防止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王四新
说，同时建立黑名单，限制屡次参与校园欺
凌人群的权限，平台还应该积极进行正能量
生态建设，比如对不良内容进行提示，通过
数据建模、AI识别等做一些跟踪研判工作，
提前介入、提前预判、提前采取措施。

“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提高公众的信息
素养，让大家有更强的辨别能力、更强的信
息识别和处理能力，才有可能从整体上减少
网络欺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
朝晖说。

佟丽华说，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以后，
教育部出台了《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基
层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应该认真贯彻落
实。从学校的角度来说，要有防治学生欺凌
的制度，包括早期发现制度、及时处理制度，
还要有防治学生欺凌的组织，校长是第一责
任人。

“防止校园网络欺凌的关键在于有专业
的人。现在很多中小学校其实没有老师真
正研究了解这个问题，当欺凌现象比较轻微
时就应该进行有效干预，而不是等到造成严
重后果、达到犯罪程度时再去关注。在有的
案件中，一个简单的问题由于长时间得不到
处理，被欺凌者精神出现问题，甚至实施欺
凌的学生心理也出现了问题，所以从学校的
角度来说，要培养更多专业的人来处理类似
问题。教育部提出有条件的学校设立儿童
保护专员，其实每个学校都有条件，因为学
校都有处理学生工作的老师，例如德育处或
教育处，应该把他们发展成为学生保护专
员。这些处理学生工作的老师，一定要有保
护学生的意识，要具备专业知识。”佟丽华
说，基层教育行政部门也可以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聘请专业的社会组织来协助相
关工作。 据《法治日报》

面对校园欺凌，必须止恶于微

校园暴力娱乐化在短视频平台愈演愈烈 专家指出

“暴力梗”易让施暴者更肆无忌惮

由全国妇联指导，中国儿童
少年基金会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
务所共同发起的“生命关爱”公益
项目2019年在京启动，帮助未成
年人远离校园欺凌。 新华社发


